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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朔县元宵节中，与西街“狮
子”对应的可以说是东关的龙灯了，至今
在当地有“西街的狮子东关的龙”的美
谈。舞龙灯似乎成了东关人的专利。

一
东关的龙灯始于何时，如今连东关

的人也说不出个确切的年代了。有说是
清代的，有说是民国的，还有说是新中国
成立后的，各执一词，难以定论。不过我
相信前一种说法的可能性较大，甚至更
早。但只是猜想而已，尚待进一步考证。

龙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崇拜的图
腾。在古代，中国人就把龙看作是能行
云布雨、消灾降福的神奇动物，数千年
来，炎黄子孙都爱把自己称作是“龙的传
人”。关于舞龙，最早记载的是汉代董仲
舒的《春秋繁露》一书：在四季祈雨祭祀
中，春舞青龙，夏舞赤龙、黄龙，秋舞白
龙，冬舞黑龙，每条龙皆数丈长，每次
5——9条龙同舞。

经过劳动人民2000多年的创造和发
展，民间的龙灯不仅有很高的表演技巧，
而且表达形式也丰富多彩。其中流传广
泛的有火龙灯、布龙灯、草龙灯等几大
类。东关的“龙”就属火龙灯系列范畴。

“火龙”就是龙灯的别称，也叫金
龙。用竹篾扎成龙头、龙身和龙尾，
3——10节不等，节数多为单数。节与节
之间用100——170厘米的绸或布相连，
再用色彩绘成龙的形象。每节中都燃灯
烛，干电池问世后才取代了灯烛。节下
装有木柄，供舞者握持。舞时，一人拿

“宝珠”在龙头前领舞。

二
在我的记忆中，1976 年到 1995 年

间，东关的龙灯是最为红火的。龙灯的
数量每年不一样，有两条的、五条的，也
有九条以上的，颜色以青龙、白龙和黄龙
为常见。如果把西街的狮子舞比作小家
碧玉，那么东关的龙灯就有些大家闺秀
的气派了。

现在的朔城区东关村过去叫东关大
队，下设八个生产队，是当年朔县人口最
多的生产大队之一，也是当年朔县唯一
的一家蔬菜种植基地，加之东关的近一
半人口又居住在城内，因此当年的东关
人好不让人眼红。说来也巧，龙灯的气
派似乎和东关的人多地多十分般配。一
般说，一个踢鼓拉花队需要二三十人才
能像个样子，东关的龙灯队少说也得四
五十人，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这样的
阵容显然气派。

这还不算什么，更为气派的是龙灯

的浩荡威风。
1988年是中国的龙年，这一年的元

宵节，东关的龙灯一下子由上一年的 2
条猛增为9条，为首的一条金光闪闪，威
猛高大，比其余8条高大一倍还多。9条
龙灯摆在街上，一摆就是一条街，气派大
得有点吓人。可是，大有大的难处，给9
条龙灯寻找一个表演的场地并不容易，
老城里只有十字街这一个场地可以舒展
地舞龙。因此，元宵节三天想看一场龙
灯表演并不容易。这一年，我是在玛钢
厂看到的。

其时的朔县玛钢厂仍在红旺阶段，
办公区又十分宽敞，东关的龙灯队自然愿
意前往拜年。“咚不隆咚咚，咚不隆咚嚓。”
在一阵阵紧密的锣鼓声中 ，首先进入人
们眼帘的是一位身穿滚红边白色中式对
襟上衣、镶红边白裤、头戴红头巾、腰扎红
腰带的高大的中年汉子，双手举着一个一
丈多长的竹竿，上边挂着一个二尺多大的
彩色绣球，雄赳赳地引导者红头绿须黄身
子的首龙，只见这条首龙高昂着头、两眼
如炬地徐徐地游向前方，紧随其后的是4
条绿龙和4条白龙，这8条龙白绿相间地
跟随着首龙慢慢地向前游动……

三
舞龙灯很显然是个出力气的活儿，

但又不仅仅是卖力气，像耍狮子一样，同
样需要十分精湛的技艺不可。否则，制作

再精美的龙灯也不过一杯白开水而已。
还是接着看玛钢厂院里的龙灯表演吧：

只见 8 条小龙在首龙的带领下，慢
慢地向前游，向前游，很快便形成了一个
半径约有十四五米的圆圈。“咚——当
——”一声炮响，那个扎红腰带的高大的
中年汉子箭一般地冲到圆圈的上中央，举
着一丈多高的绣球，微闭着双目，徐徐地
摇着铃铃作响的绣球。此时的首龙领着
八小龙“嗖”地一声腾空而起，扑响绣球，
人们的眼球随之聚焦在半空。忽又“呼
——”地一声，中年汉子的绣球竿呼啸着
俯冲而下横扫于地面，说时迟那时快，龙
头亦呼啸着冲向地面、奔向绣球。随着龙
头的舞动，龙身做出了相应的舞姿，令人
目不暇接，仿佛进入了龙的世界。

这个中年汉子，朔县人管他叫耍龙
的人，这个角色举足轻重，不说人们也知
道。东关这个时期的耍龙人姓杨，具体叫
杨义或是杨谊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是

“耍得”出神入化。其实，耍龙灯还有一个
角色也十分重要，就是那个舞龙头的人。

这个人不但要有力气，而且要有技
艺，还得要和那个耍龙人心心相印、配合
默契。反之，耍龙人即使才高八斗，也是
水中捞月一场空。据说，东关的舞龙头
的人倒是不乏其人的，各个时期都有优
秀的人才。大概正因为如此，在朔县人
的眼中，舞龙头的人好像就不太重要了，
其实不然啊。

四
东关的龙灯与电视上的龙灯相比，

我以为是毫不逊色的。以两条龙灯为
例，有几十个壮汉举着十几米长的巨龙，
在元宵节的大街上穿行，高跷队也为之
失色了三分；待到打开场子时，“金龙”时
而腾起，时而俯冲，变幻无穷，令人陶
醉。东关的龙舞间或伴有鞭炮、焰火，把
龙的腾云驾雾的形象塑造得惟妙惟肖。
同时，东关的龙灯配有锣、鼓、镲等乐器，
元宵节下，空中是飞舞着的巨龙，下面是
簇拥着的成百上千的狂欢的人们，在震
耳欲聋的鼓乐声中，人们的心儿醉了。

在朔县人的记忆中，元宵节的老杆
（焰火的一种）是令人神往的。在老杆底
下，最为显眼的首先是龙灯，然后才是高
跷。过去，朔县人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龙灯不来，老杆不点”。过去的朔
县是个农业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
景是人们心中的永恒期盼，把这美好的
希望寄托在老杆和龙的身上，显然是人
们心中的最充饥解渴的精神食粮。除去
东关的龙灯外，朔县的龙灯队，间或也有
其他单位的，但始终没有成了气候。我
的印象中是没有什么记忆的。

望着老杆下面那飘若神龙的东关的
龙灯，人们的心儿红了。可谓是：舞罢龙
灯上元旧，启开冻地小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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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龙 灯舞 龙 灯
●●陈永胜陈永胜

记得那时，父亲辞别人世的那个下
午，我正从远方奔回家中，父亲却刚刚撒
手离去，当下，我的眼泪就成串地滚落下
来。那几日，母亲在屋子里跌跌撞撞，四
处徘徊，神志一下子变得模糊异常，她不
断地走来走去，只是低低地重复着这样
一句话：“好端端一个家，散了！”

说起来，我们这个家没有一样值钱
的东西，父母一生胼手胝足，辛苦劳累而
积攒的那点家产实在可怜：两间小土屋，
里头摆列着两张独头柜，一张已经散了
架;四口大缸，有三口还是漏水的，仅能
放置杂物；常用的，还是母亲的针头线

脑，父亲的烟锅油灯；最重要的家当，还
数那口一日三餐都离不了的铁锅。

父亲的丧事完毕，我们准备劝说母
亲与我们同行。她十四岁上出嫁，早年
逃荒要饭，四处流离，生了十二个孩子，
竟有七个夭折于旧中国。我少小离家，
全赖老父老母喂猪、喂羊供给念了大
学。因此赡养伶仃老母，当属我的责
任。不过那时，我还特别浅薄，总以为母
亲是会欣然前往的，因为我工作的城镇，
地方虽小，但诸般条件确实非贫穷苦寒
的乡村可比。谁料到，我征求母亲的意
见时，她神情竟格外木然，只是多年来她

从来没有违背过儿子的意愿，所以，也没
有摇头拒绝。我知道，父亲离世带给母
亲的悲伤与我们儿女是不可同日而语
的，她将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家，而无论是
多么苦寒的家，毕竟还是自己的。后来
我才懂得：母亲的家曾经必然是儿子的
家，但儿子的家却未必是母亲的家。

我们离开老家那天，正是阴天，屋
外洒着丝丝缕缕的小雨，天气正愁人。
母亲在屋子里磕手绊脚地走来走去，她
用抹布擦洗了每一个坛坛罐罐，那双神
不由主的手把那方泥质的灶台抹抓的
格外光滑。她最后一次跪着用扫炕苕
帚扫了地，柜底缸脚都被收拾得干干净
净，她也最后一次把那架被气穿蚀的衣
镜擦拭得纤尘不染……

车子驰离了老家，我紧紧握住母亲
的手，我担心，别离故土的打击会使一
个心脏病人难以承受。

离开了穷家，住到了城里，我记忆当
中的那位性格开朗的母亲却永远消逝
了。从此后她郁郁寡欢，目光迟滞，一天
到晚在院子里不安地徘徊，有时竟忘了
穿鞋穿袜。我家的门口紧挨汽车站，清
早起来，母亲就扶着托手下了台阶，慢慢
爬过单位里小门的横杆，然后在汽车站
的门口坐了下来。那时人群熙来攘往，

南通北达的汽车呼啸掠过，阵阵灰尘洒
满了她银白的头发。若有村人进城，母
亲眼尖，会一下子冲过去拉住人家的衣
袖问长问短，临了撩起衣襟擦眼睛，硬要
拉住人家到我们家吃顿饭。我站在马路
的对面寻找母亲，看着她竟至这般模样，
好几次我在她周围的人群里徘徊，想起
她苦难的一生，心里有说不出的悲伤。

好在母亲喂养的那几只老母鸡也
随她而来了。这几只来自穷山僻壤的
鸡，从未见过大世面，它们战战兢兢，抱
作一团，偶尔万分小心地跨出院子一
步，立时就被左邻右舍的鸡给啄了回
来。城里是喧嚣的地方，一会儿是汽笛
长鸣，小贩呼叫；一会是剪彩的爆竹，流
行的摇滚乐，此起彼伏，经久不断，搞得
那几只鸡呱呱鸣叫，寝食不安。这期
间，母亲就天天与鸡厮守在一起，她和
它们互怜互慰，寸步不离。母亲往院子
里一坐，鸡就亲热地围拢在她的身边。
她摸摸这只，抱抱那只，青灰的脸浮现
出难得的笑意。

不幸的是，那年秋天，鸡瘟流行，五
只鸡两天之内死了个净光。又一月，母
亲病危，拉着我的手说：“妈想回家……”

穷家是妈人世的唯一牵挂。
随着父母的别世，老家的两间小土

屋，至今冷落无人。这时，我才真真体
味了妈的话：好端端一个家，散了。

住在城里，常思土屋，有时梦见：我
与老父老母围坐在那口铁锅旁，一起香
甜地吃着土豆。那盏老式煤油灯若明
若暗，屋里的一切都看不清爽了，连同
老父老母的脸……

难舍穷家
●孙莱芙

人的一生，总是要跟家打交道。因
此离家、归家，总是诗人打开话匣子的方
式和动机。不过，我既不是诗人，又没有
那么深的体会。但搬家这种事，想来应
是会让人感触更深些，所以才会在我过
往灰白色的记忆中，显得格外清亮。

1999 年 6 月，约是我四岁那年，搬
家让我首次对这个世界留下了可供回
忆的印象。

也许是最初的缘故，多次回想便难
免夹杂了自己的一些想象。记得那是
一个余晖映照下的傍晚，我在新家的第
一印象就是那束逆射进来的光。

新家是离母亲工作地址不远的一
座小楼，楼房外还能清晰看到母亲工作
的那个厂房，厂房冒起的烟囱突兀且硕
大，好奇了我的整个童年，却终究没能
近距离去一探究竟。

那个年代，住楼房已是很多人的期
盼。我即使不懂，却也从父母夸张的表
情中窥到了些许得意。所以，在新家的
日子，回忆总是温馨。不大点的客厅，
承载了父母最多的笑容。同样，也让我
获得了最多的陪伴。

但懵懂中的美好总是戛然而止，父
母期盼的苦尽甘来，终归还需要几分烟
火气的加持。

也就在一年后，当父亲终于无法再
动弹起他的那辆轰鸣中夹杂了些吱吱作
响的摩托时，因为工作地址太远的缘故，
我们搬离了那座总是在余晖下的小楼。

相比楼房的温馨，这次搬家后的大
院，便显得破旧、腌臜了许多。低矮的
平房，黑灰的墙体，四处漏风的玻璃，总
是漏雨的木屋顶，还有些烟熏气的小火
炉……用我小小的眼珠去打量，也不免
带上了些许灰暗和沉闷。

不过，孩童心性，贫寒生活反倒释
放了我的不羁和跳脱。

印象中，母亲总是在我睁眼时，忙
碌在小小的火炉旁，被烟熏之气笼罩
着，侍弄着煤炭和锅碗。寒气让我缩紧
在被窝，母亲则咳出几口烟气，大声地
叫嚷着我的小名，“甜甜，起来吃饭！”我
照惯例是要拖一拖的，拖得母亲不耐
烦，拖得母亲变了脸。

父亲在那时是早出晚归的。而我则
是那个在泥地里肆意打滚的孩童，惹父
母生气，听父母争吵。无知让我忘却了
周遭的贫寒和种种不如意，只是生活的
气息让我着实爱上了这个开始逐渐繁闹
起来的世界。

再有对家的印象，已经是七年之
后。大院被建成了大楼。

如果说大院里的日子，是无规矩的
玩闹，是无休止的日落而息，是平凡日子
里的油盐酱醋茶，是奔向小康的勤劳奋
进；那搬到大楼里的日子，则是一切更加
循规蹈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是时刻都
在日新月异的接纳、习惯和满足。

不似儿时小楼的宁静，却有周遭的
和谐与邻里间的和睦；不似童年大院的
清苦，却有繁多商铺和嬉笑童叟。

这一回，才终是苦尽甘来。也就在
那一年，父母的身影，再次常伴我左

右。收拾了顽劣性子，享受着新生活带
来的变化和父母给予的温暖。这一次，
我认真打量起了这个世界。

大楼里逐渐添置了愈来愈多的东
西，洗衣机、大彩电、电冰箱、笔记本电
脑，一切新式的东西让我目不暇接。大
街上春笋般展露了越来越多的商铺，大
商场、电影院、搜机城、娱乐场，一切新
奇的体验让我满心欢喜。

时光荏苒，城市熙熙攘攘；漫步街
头，人间繁花似锦。

如今，我兜兜转转来到这里，有幸
为人师表，手执粉笔写出四季芳华。多
少次梦醒，是校园里的杨柳依依，是操
场闹铃下孩子们欢快的身影，这里的一
切，井然有序且生机盎然，让我充满着
期待。

虽然远离家乡，但家的气息却从四
面涌来，荧屏前的乡貌、电话旁的耳嘱，
邮寄来的家乡味，陪伴着的同乡人。家
的符号已化身万千，融进了我生活的每
一个角落，让我温暖如斯、心安如斯、感
动如斯！

花似锦，灯如昼，车如水，马如龙。
繁华都市，寄托了多少离人梦，但喜逢
盛世，平安如意，我心安处即吾乡。身
处其间，总爱它风情万种！

家的断想
●●崔素桢崔素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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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市文联组织市作家协会、市书美协会、市诗词学会等下属机构的文艺

工作者60余人深入右玉采风，充分感受右玉精神的时代内涵。现将市诗词学会成
员创作的部分作品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右玉行吟
李志斌诗三首
黄沙洼教学点感吟

泥尘直向女墙攀，旧迹依然在此间。
始信官民三战后，黄沙洼变绿纱湾。

参观四五道岭教学点有感

满目青峦荡碧波，松涛风涌壮山河。
精神与树齐成长，塞上明珠起浩歌。

题右玉干部学院

万绿丛中一抹红，培根固本沐春风。
深情化作黄金句，心系人民久为功。

赵志霄诗二首
咏右玉

右玉风光好，农家满屋春。
炎炎犹作梦，爽爽最宜人。
入夏芳茵碧，暮秋霜雪新。
冬来冰世界，潇洒养精神。

游松涛园

十里青山晚雨晴，松涛阵阵水泠泠。
前无骚客说奇遇，后有林岚绕野亭。
每叹盛名传永久，且听独木忆零丁。
苍头河畔神情爽，合得仙人种树经。

师红儒诗三首
赴右玉干部学院采风所作

得亲朔北飒然风，绿涌边山奏一功。
人力此时赢造化，初心耿耿仰旗红。

贺右玉干部学院建院五周年

右玉山川生气雄，只为寰宇播清风。
历年喜看英才出，承继翻天覆地功。

参观右玉精神展览馆感寄

沁心绿是馆中珍，歌泣当年种树人。
一改边荒呈景异，青山碧水写精神。

陈永胜诗四首
右玉绿化丰碑赞

浪花朵朵伴云端，林海茫茫映眼帘。
莫道丰碑平地起，艰辛背后聚千言。

右玉县委旧址

低矮平房十几间，油灯一盏笑开颜。
造林号角当年响，公仆英名在耳边。

参观右玉干部学院

鲜花绿柳迎风笑，学院芳龄正五年。
欲把精神传万代，初心自在讲台间。

游松涛园

阵阵松涛鸣塞北，林间小道吐清音。
愚公壮志惊天地，右玉精神启后人。

杨怀胜诗词二首
贺右玉干部学院建院五周年

初心曾向党旗盟，不染尘氛气自清。
五载践行行更远，春风拂过古长城。

鹧鸪天·登杀虎口长城

百战河山入望中，长城舞起一条
龙。云为鳞甲虹为角，尾在西凉头在东。

襟岚气，沐松风。闲庭信步步从
容。吟来不复苍凉句，笔下芳菲已万重。

王建国诗三首
右玉精神感吟

右玉精神干出名，一张图画动边声。
千秋事业红旗立，功利原非绿一城。

右玉风光吟

右玉飞沙今已无，苍头流月入南湖。
牛心绿染薰风醉，览尽画图总不如。

右玉采风未至附吟

文联组队沐薰蒸，右玉采风叹不能。
西口情多曾下泪，油坊气爽足邀朋。
千年古道风犹健，万里胡沙日更澄。
一代精神同此铸，朔州水土应堪凭。

乔立柱诗二首
右玉行

故地重游兴致豪，登临西口望松涛。
浮雕幕幕脱贫路，古道悠悠通顺桥。
昔日黄沙平地起，如今碧带满山飘。
云亭耸立丰碑在，久久为功代代骄。

过杀虎口

秋来西口倚边墙，独上箭楼思绪扬。
回雁凄凄鸣古道，残垣历历话沧桑。
昭君出塞金戈静，游子归乡喜泪狂。
但见层林连宇碧，北国无处不风光。

崔海瑞诗三首
杀虎口

（一）
梦里初登杀虎关，雄心欲逞少年顽。
射骑胡服身先试，燃火烟墩手即攀。
羽檄联传飞十堡，箭碉连弩击三山。
康熙正点平西将，未缚匈奴誓不还。

（二）
当初和议熄狼烟，几代军边变市边。
商贾如云据塞上，新城似锦起山前。
货通欧亚八千里，富甲神州五百年。
自古经营看互补，精筹善运是先鞭。

（三）
躯车探秘绿中穿，又见当年敕勒川。
十里观花缘碧水，千人越野上青巅。
游尝丘壑新仙茗，度假民居别洞天。
玉海融春招百鸟，和鸣最美是山泉。

邵连城诗词三首
题杀虎口烽火台

烽烟已自随风去，此地空余烽火台。
一堵老墙成见证，中华民族不分开。

贺右玉采风归来

西口杏花初绽开，吟朋结队采风来。
旌旗飘舞苍头岭，笑语喧哗烽火台。
佳什美篇翘首待，妙联巧对出心裁。
老夫未便临其胜，浮想连翩只妄猜。

忆秦娥·杀虎口

千重碧，苍头河畔双峰立。双峰
立，几经战火，惯闻悲泣。

干戈玉帛烽烟息，流民血泪今无
迹。今无迹，关山如画，游人如织。

康彩兰诗二首
右玉印象

年年植绿战风沙，沙退林成众口夸。
今日登临开望眼，千重碧浪是吾家。

右玉松涛园

修林笼碧烟，晴翠绝新鲜。
簌簌银针落，垂垂玉露悬。
径幽风可倚，枝密绿堪怜。
崖畔松涛起，声声誉众贤。

门后立的那一把铁锹呀！
不言不语不说个啥，
就知道不停地挖呀挖呀挖，
挖开山石挖出泥土给树挖出个家。

关节变了形的那一双大手呀！
粗糙笨拙干不了个啥，
不绣那花花来不绣你我他，
绣得那天蓝云白山青水也绿啦。

又深又密的那一脸皱纹呀！
难说它个俊呀丑呀那个啥，
经得过风吹也经得过雨来打，
那是刻在丰碑记在心底最美的花。

那长不大长不粗的小老杨呀！

不与那参天的松柏比个啥，
美不美来且不说腰也不挺拔，
跟右玉人一样只想着把风挡来把沙洲绿化。

那能吃人的狼嘴黄沙洼！
如今变成了绿洲你知道因为啥，
还不是久久为功三次战役征服了它，
一年四季景色好群众叫它幸福洼。

那浩瀚无边的那一片绿呀！
除了夸她美还能用个啥，
绿得那个绿来翠得那个翠呀，
简直就是那个诗那个书那个画中画。

注：右玉人把五、六、七、八、九、十
月叫做“右玉季”，因为，这个时节是全
国最美的地方——右玉最美的时节。

右玉季画中画
●玉 泉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郭志宏诗二首
右玉小老杨

密林深处叹流光，小白杨成老白杨。
莫道皮粗身板矮，昔年曾是挡风墙。

杀虎口长城远眺

昔日荒山披绿绸，清风阵阵过边楼。
眼前幻出愚公影，邀我诗心与共游。

吉顺诗二首
题右玉干部学院

五载见知真，初心向此身。
一泓清塞水，浸毓长精神。

走进右玉

夏日炎炎走善无，森森绿气百骸苏。
松涛万里目难及，山好躬行可远途。


